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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功夫始成，“壮”志初立

22 壮学泰斗，壮心不已

个人简介
梁庭望，笔名瓯云，1937年生，广西马山县人，壮族，中共党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著名学者。北京广西文化艺术促进会顾问、首批京桂文旅智库高级顾问。1961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著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合作)、《壮族文学概要》(合作) 等高校通用
教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骆越方国研究》等。独撰、主编、合
著、参编《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译注》等65种，学术论文400多篇，1500多万文字。获“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大师”“优秀中华文艺家”等称号。

壮乡人在北京
联 合 主 办

广 西 民 族 报 社
北京广西文化艺术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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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通讯员 卢天友 王丝涵

梁庭望梁庭望：：壮学研究的壮学研究的““定海神针定海神针””
年过八旬，精神矍铄，坚定的眼神中倒映着几十年研究生

涯的风风雨雨，这是梁庭望先生，壮文化的继承者、挖掘者、整
理者、开拓者，壮学界泰斗级人物，是当之无愧的“教科书式学
者”，更是壮学研究的“定海神针”。

33 挖掘壮族文化，心系壮语文

“我能读书受教育，完全是因为我
父亲的执念。他大字不识，屡屡吃亏，
更有一次被大户愚弄，‘押’地变‘卖’
地，损失惨重。所以他一定让我上学、
识字，不想让我重蹈覆辙。”忆起往事，
梁庭望先生感慨万千。他没有辜负父
亲厚望，天性聪颖不说，求学勤勉刻
苦、扎实用功，又得良师相助，《四书》

《五经》《幼学琼林》……阅览经典、熟
背古文，扎实的国学基本功奠定了他
未来的研究基础，而研究兴趣也从壮
乡淳朴和谐的环境中悄然滋生，谈起
家乡他情深款款地说：“我走上这条壮
文化研究之路，这里，便是源头。”壮族
山村土地虽贫瘠，地域虽偏僻，却是文
化富矿，钟灵毓秀。山谷间回荡的山
歌飞扬激越，民间传唱的“传扬歌”育
人修德，悠久淳朴的乡音民风无不感
染着梁庭望先生，也让他对本民族文

化萌生浓厚兴趣。在高考填志愿时，
他毫不犹豫填上：中央民族学院壮语
言文学专业。

1961年毕业后，梁庭望先生留校
任教。自那以来，梁庭望先生从助教
成长为教授，他的丰厚学识既点拨后
生，传承壮学文化；又回炉重塑，化作
学术之阶梯，向民族文化的高峰继续
攀登，春秋数十载，矢志未改。如今，
梁庭望先生虽已是耄耋之人，但仍壮
心不已，前不久他还在广西四处奔走
调研、埋头做学术研究，牵头负责一个
保卫我国领土完整的国家重大课题的
研究。对他来说这并不稀奇，从业 60
年来，他一直不懈于学术、忘身于专
业，60岁前常常工作到夜里一两点，
迈入古稀之年仍坚持每天工作 7 小
时，工作强度不亚于年富力强的“上班
族”。

潜心向学、孜矻精业，梁庭望先生
饱集各学科知识于一身，无论钻研何
领域、何方向皆有满怀“底气”，从文学
艺术到历史文化，再到语言文字，可谓
把壮学的方方面面“摸了个透”。他凭
一己之力深入学术“不毛”之地，辟石
开道，取得众多兼具开拓性、创新性、
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成果，益民众、益民
族，更益中华。

在壮族文学、历史文化研究方面，
梁庭望先生梳理脉络，厘清概念，解开
不少文化谜团。作为探讨壮族蛙图腾
崇拜的第一人，他揭示出壮族祖先敬
蛙神的文化心理，解开争论已久的花
山岩画主体形象之谜：岩画上的人身
蛙形是壮民族的保护神蛙神，各岩画
点是壮族祖先各部落祭祀蛙神的圣
地，此观点迅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
同。他大量考证、不倦研究，以一篇

《栽培稻作起源研究新证》论文轰动学
术界，用强有力的论据论证了“壮族是
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之一”，
为中国在国际上争夺“发明水稻种植”
荣誉再添重磅筹码，此文章被多种报
刊摘要转载，新华社更是将其缩为专
稿发往全世界。2004年，世界粮食安
全会议召开，梁庭望先生被邀请去作
报告。200多名中外农业史专家听取
他的论证后，给予高度评价。首届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曾由衷地对他说：“我只懂得
研究杂交水稻，你才懂得研究水稻历
史文化！”

“退休”对梁庭望先生来说只是一
个仪式，并不意味着功成身退、颐养天
年，退休后的他免于处理繁琐事务，全
身心投入到研究之中。

2005年，南宁市为开发大明山建
立专家组，邀请梁庭望先生担任专家
组顾问。开发过程中，骆越方国都城
在大明山下被意外发现，梁庭望先生
与专家组成员花费多年心血做调查研
究。2017年，梁庭望先生的最新研究
成果《骆越方国研究》出版，此书以
140万字的超长篇幅有力论证骆越文
化发源于中国，骆越文化中心、主体在
中国，此作品在学界掀起层层波涛，影
响广泛。他指出，早在商周时期，我国
壮侗语民族的共同祖先骆越人已建立
起“骆越方国”，根据中央王朝的指令，
开发和管理岭南和南海。面对 21世
纪初东南亚一些国家对南海的觊觎，
梁庭望先生铿锵有力地说道：“东南亚
有人说岭南是他们开发的，这没有证
据可以证明。我在《骆越方国研究》的
开篇里就引用了大量的壮语地名，甚
至在南海的岛屿上还能发现以壮语命
名的地名，考古挖掘出壮族祖先留下
的‘金坛’，别人无凭无据，一无历史记
载，二无考古证明，如何妄想南海属于
他们？”

言之凿凿，确可信据，梁庭望先生
这份自信历经岁月的千锤百炼，从
2004年到2018年，十四年磨一剑。他
年事已高却穿行在边境的深山和田野
中，一不小心摔入河里，包中药瓶尽
撒；他挑灯夜战，面对辛苦调研收集到
的壮语语料，一边是满怀希望的喜悦，
一边是难以与资料对证、核实的难
挨。“我曾经被壮语地名弄得晕头转向
的，差点崩溃了，”回忆起当年的艰苦，
他坚定地说：“但我必须要做，因为国
家需要我，我无论如何也要完成任
务。”

梁庭望先生背负着“挖掘壮族文化，振兴民族自
信”的使命，一生的研究都离不开民族文学、文化与历
史。自古以来，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梁庭望先生始终
饱含着对壮语文发展的深深期待，时刻关注着壮语使
用和壮文的发展情况。在他看来，只要壮语能继续使
用下去，那么壮文就能迎来春天，但几十年来，现实情
况一直不遂人意。“壮文不是没有用，而是该用却没有
用到位。”说到这里，梁庭望先生略带焦急神色。

进入近现代，壮语文多与汉语文紧密联系，“改革
开放”等许多新词都从汉语文借鉴过来，为壮语文增添
时代新活力，但是壮汉语文翻译应用方面仍存在着众
多问题，其中有两种比较偏颇的倾向引人深思：一是图
省事滥用借词，二是总想用壮语生搬硬造，这两种倾向
都会使翻译过来的词语晦涩难懂，民众难以接受，以至

无法理解时事政策、打开思维、积极创新。他表示，壮
语中政治术语、科学术语等比较缺乏，要适应现代词
汇、用本民族语言造词，必须考虑老百姓的接受能力，
按照壮语习惯进行翻译，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
多做田野调查，不能闭门造车，应以普适性为原则，也
就是要以群众为本。

以何途径、何方式去运用壮语文也是一个大问
题。以前，广西各地广播电视台只知用普通话播报新
闻，不知以壮文撰稿、壮语广播的方式帮助讲壮语的老
百姓融入时代，因此壮族地区农民群众难以融入商业
市场，无法真正地参与市场经济。幸好，广西各市县已
有所行动，“据我们调查了解，现在广西已经有27个市、
县（市、区）开设有壮汉双语电视节目（栏目），还有了壮
文的翻译，说明大家意识到了问题并正在解决。”

44 桃李满天下，是好学者亦是好老师

在学术研究方面，梁庭望先生是一个领域的权威
专家，在三尺讲台上，他则是学生的良师益友。他的教
学对象非常广泛，有大专生、本科生、硕博士生，还有留
学生及访问学者，有教无类，教泽遍九州。

在梁庭望先生80华诞的庆祝会上，他从20世纪70
年代起教授的不同年龄、不同班次、不同民族的学生
们，纷纷从各地赶到中央民族大学的庆祝现场，为老师
祝寿，壮族学生献上了壮锦，藏族学生献上了哈达……
场面热闹隆重，这都是学生们对恩师几十年如一日教
诲之恩的表达，是梁先生“百年育人”思想的丰收。

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
员、古籍部主任黄金东是梁庭望先生的“弟子”之一，他
说起老师，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梁老是我壮学及广西
区域历史研究的引路人，我与先生交往多年，受益匪
浅，感触良深，先生于我，实有再造之恩。先生是壮学
泰斗，孜孜以求，笔耕不辍，著述丰硕，耄耋之年仍主动
承担国家重大课题研究任务，关注国家的边疆稳定和
家乡的文化传承发展，其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拳拳爱国
之心，令人动容和景仰。尤为难得者，先生贵为高级干

部和大学问家，生活中却异常谦逊、低调，非常平易近
人。更为可贵者，先生胸襟豁达，从不吝奖掖后进。先
生身上，有我辈永远都学不完的知识、智慧和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斯颖
当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就读时是梁庭望先生的入门弟
子，工作后又多次参与他的科研项目，关于梁老师的教
书育人和治学研究精神，她说道：“我 1998年进入中央
民族大学读书，当时，梁老师不顾年事已高，亲自给几
个年级的本科生上课。我们最爱听梁老师的课，先生
讲课幽默风趣，深入浅出，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课下也
围着老师问个不停。梁老师虽然上课很累，课间和课
后却仍然乐意为大家答疑解惑，没有一丝倦怠。正是
梁老师指引我进入学术研究殿堂，并以他为榜样从事
壮族文化的研究。毕业工作后，我常跟随梁老师到广
西田林、靖西等壮族地区调查。在调查当中，梁老师总
是亲力亲为，对学术问题高度敏锐，启发我们不断思考
与进步。他为了壮乡的文化保护和传承，跋山涉水，振
臂疾呼，还不忘鼓励地方学者和干部发挥一己之长，为
后学作出了典范。”


